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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清明回老家凯里扫墓。其
间，每天晚饭后，总是呼蜜唤友走
路，一是促消化，二是健体。有时在
民族体育场内，多数走环城路，有时
走大街，有时也走地下商场。

今天和老蜜要买蛋糕，故走大
街。我们从友庄路的贵都名门出
发，准备绕大十字回来，经过韶山

南路。
凯里韶山南路是全市的商业

中心最繁华的一条大街之一。全
市的大部分商店、商场、餐饮、娱
乐、地下商场都集于这条街。每到
傍晚，玻璃窗里琳琅满目，灯光璀
璨，行人川流不息，摩肩擦背，两边
的人行道更显逼侧。

我们正在懊悔和讨论，这边的
人行道拥挤，以后不能再走这条
路。突然，看到在一卖鞋的商店门
口，有位老者踏空一步，头部先落
地，栽倒在坎上，鲜血从右脑门上
往下流。这位老人 70 左右，微胖没
戴帽子，发灰的中山装和黑色棉
裤，一双旧的解放鞋，像是周边农
村的老汉。

周围人的眼光飘过，仍然熙熙
攘攘、往来如常。因为这老者的位
子比地面低约 40 厘米，很多人以为
是乞丐，不太理会。

我停下了脚步，立即将老人扶
了起来坐在玻璃橱窗的瓷砖上。
四月的夜，地上还是很凉。我们从
鞋店找了一个纸箱折叠后，为老人
垫着隔凉。我将口袋里的餐巾纸，
老蜜也跑去最近的商店买了一盒
抽纸。我们为老者不停地擦去流
淌下来的血迹。老者的血迹顺着
肩 膀 的 衣 服 往 下 ，一 直 淌 到 地
上……这时有一位中年男子手里
拎着一袋鸡蛋糕，俯下身很关心地
问老人吃不吃点东西？还掏出两
个硬塞到老人的手里。

我请这位先生扶着老人，一手
用纸按着老人的伤口，一边询问：
老人家从哪儿来的？老人说：“我
是台江县的人，来凯里找儿子，找
了一天也没有找着。写有一个地
址也掉了。看这边有灯光，就往这
边走，头一昏就跌倒了。”

了解到老者的基本情况，叫老

蜜不要打“120”，赶快呼叫“110”并
报告了现场发生的实际情况。凯
里的 110 很及时，不一会一辆警车
急速赶到，两位警察把老人扶进车
里。老人连连道谢！

现如今，我国社会人口老龄化
日益加剧，老人跌跤也成了生活中
的常态。前几年，因为发生南京

“彭宇扶老人的错判案”，引起社会
的极大关注，产生一种社会性“扶
老恐惧症”的负面影响。遇见老人
跌倒时，有的事不关己，一走了之；
有的绕道而行，如同躲灾：有的很
想帮助，犹豫不决。我相信，有更
多的人是会伸手相助的。

之 所 以 是 街 遇 ，一 是 在 闹 市
区，有耳目。二是两人同行，有证
人。三是老人头部大流血，是一种
紧急情况。四是看老人就不是讹
人的那种人。即使有什么风险也
是到处有探头可查的。

我认为，老人在家里跌跤，我
们看不见、摸不着也就管不着。但
在公共场所摔跤，必须第一时间伸
手相助相救。就如我在街遇的老
人，如果我们不及时呼救，他就有
可能流血过多而存在生命危险。

如果我们在救人前，还要东想
想、西想想，蹑手蹑脚，总在私心杂
念中却步、逃避，那不是显得太自
私、狭隘吗？

我比较相信人在做、天在看，好
人终有好报。当好人得从自己做
起，这样的社会风气才会蔚然成风。

街 遇
○ 陈雪梅

夏季之美，美在绿的世界，是草的原野，是
所有生命的国度。清晨，只要人一睁眼望向这
个多姿多彩的世界，入眸的绿，无处不在。这
些绿，顶着晶亮的露珠，散发出清冽的清香，让
人的心里也立马生意盎然，焕发出勃勃生机。
记得有位作家说过：“每一棵草都会开花”。在
我看来，小草确实是这个世界上不朽的存在。

一草一世界，虽然 ，它们看上去是那么微
小，在大自然中却不可缺少。漫步在乡间小道
上，各种不知名的小草从道路两边一路欢快生
长，有的竟然从石缝中探出身子，由最初的弯
弯曲曲、颤颤巍巍甚至小心翼翼到勇敢坚韧，
一定是经历了初生的喜悦与风欺雨袭的摧
残。不管怎样，它都昂着小脑袋，固执地在阳
光下挺直了小小的脊梁，向阳生长，倔强又可
爱，乐观且大方。当所有的小草结合在一起，
又能凝聚起一股强大的力量。看那些匍匐在
山脚下乱石中的草们，也绝不放过任何一个狭
小的空间肆意生长。它们一片片地铺展开来，
向山间，向原野，碧绿的毛毯似的，天然纯粹，
一直铺到人的心里，让人的心灵也丰盈起来，
顿生喜爱。这些草，让人忍不住多看一眼，再
看一眼，为这强大的生命力，竟然心生感动。
很明显，不管是烈日还是暴风雨，不管处在什
么样的逆境，哪怕遭受各种人为的打压，也阻
挡不了它们向上、向前的决心，让人真真切切
体会到生命的强大无畏，微小却不凡的内涵与
存在。

曾经，我在冰冷坚硬的城市，一趟趟去各
个公园寻找小草的足迹，看惯了一成不变的树
木，被精心修剪的各种花卉，反而对小草心生
怀想，对它们自然纯粹无须修饰的生命心生向
往。只要有土壤的地方，绝对有它们弱小的身
影。地砖缝里、废弃的城墙上，甚至在水泥的
裂缝里，只要有一线生机，它们绝不放过任何
机会。哪怕任人践踏，也要让自己的生命之花
开放一次。

我多想活成小草的模样，懂得随遇而安，
随机应变。风来时适时弯腰，致以生活的敬
意；雨打时仍面带微笑，坦然面对，守得云开见
月明，见证风雨之后的彩虹更加绚丽。即使被
赞美了，也不会忘记自己的本分贪享那点虚
荣，仍要保持低调。

但我绝不会做墙头草，摇摆是我对生活的姿态，不是生命的根基。
人若如草，谦卑的性格，淡定从容的态度，坚守平淡但绝不平凡，向生活
低头的一瞬间是自我保护，是为了看清脚下的路。不甘于寂寞，在孤单
中享受孤独之美，幸福自己经营，风景自己创造。哪怕最终枯萎老去，
也不会自怨自艾。只因这个世界我曾来过，见证过一切繁荣经受过风
雨，也曾绿过江南水岸，让生命开出了不一样的花朵。

像小草一样活着，注定会成为鲜花的陪衬。此时，不必嫉妒花朵的
艳丽和芳香，更不羡慕它们的华贵，还有人们的掌声和赞美。我就是
我，不一样的烟火，不管何时何地永不放弃自我成长，更不求别人的怜
悯，只愿在没有掌声的世界里放飞自我，坚定地活着。

人若如草，必定没有树的伟岸，也不要紧。我愿心甘情愿偎依在树
的身旁，欣赏树的绿在蓝天白云间自成风景，我仍然以自己的方式匍匐
在大地上，为这个世界增添一抹绿意，自己的生活，自己决定！

就这样，我愿意以一叶小草的姿态缤纷这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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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牡丹园，不大，藏在公园的角落。不常到
这边遛弯的人，觉察不到这个园子的存在。

早几日就见这里的牡丹做了骨，硕大的
花 苞 挑 在 枝 头 ，包 裹 花 苞 的 细 叶 ，有 些 已 微
微 张 开 ，有 些 紧 贴 在 花 骨 朵 上 ，叶 子 表 面 氤
氲着浅红。

连着几日的细雨，让我缺席了公园的晨
练。待雨过天晴，我再来牡丹园，这里已是一片
花的海洋。“绝代只西子，众芳惟牡丹。”国色天
香的牡丹，一枝枝，一团团，一簇簇，如热情奔放
却不招摇的大家闺秀，又如深沉内敛却不含蓄
的小家碧玉，她们繁华而又热烈地开着。满园
的牡丹，满眼的粉，满眼的红，满眼的白，满眼的
暗紫。那些绿叶甘心将自己淹没在牡丹花的海

洋里，偶露绿意。
竹子做的篱笆外，站满了赏花的人。人们

毫不吝啬自己相机的快门，从各个角度记录牡
丹的雍容华贵。一个民工模样的老汉，拿着破
旧的手机，站在人们身后，他挤不上来。

人们走了一拨又来一拨，篱笆外，赏花的人
络绎不绝。老汉几次挪步上前，却又被人群挤了
回来。他有些心急，怕是工地上班的时间要到了
吧。他终于挤到了篱笆旁，他拿着他的手机，让
身旁的大姐帮他拍几张他与牡丹花的合影。

他蹲在竹篱旁，一枝探出头的牡丹花就在
他的面前。人群叽叽喳喳，多是不屑的话语。
大姐弯下腰，仔细帮老汉拍照，老汉凑近牡丹，
摆了好几个姿势。人群开始哄笑了。笑他这么
大岁数了，还喜欢拈花惹草；笑他一个工地的打
工人，却有闲情在这里踏春赏花。

老汉谢了那位大姐。诺诺地说：家里老母
亲九十多岁了，一辈子住在乡下，一辈子没见过

牡丹花。母亲喜欢花，他只要看到盛开的花，都
要拍下来给母亲看。他在这座城市打工供儿子
上大学，好几年没回家了。拍几张与牡丹花的
照片，寄回家给老母亲，让老母亲看看牡丹花，
看看他，报个平安。他声音很轻，但周围的人们
分明都听到了。人们都噤了声，再去看那老汉，
都觉得老汉勤劳、善良、孝顺。牡丹如人，浓情、
吉祥、圆满，对美好总是期盼。

一位脖子上挂着拍立得相机的大哥走过
来，找好角度，为老汉拍了一张立刻到手的照
片。大哥把相片郑重地交给老汉，说：大叔，你
把这张相片寄回家吧，让老奶奶看看牡丹花，看
看花开富贵中的你。照片上，老汉自信地微笑
着，他的身后，盛开着满园的牡丹花。

踏青赏花季，携父母同行，画面一定会很温
馨，但未必所有人都能如愿，很多人是心有余而
力不足罢了。牡丹虽然华贵，却应天下人共欣
赏，不是吗？

牡 丹 花 开 ，让 爱 回 家
○ 纪方亮

天气反常，清晨已十分闷热了。挤公交车
上班的人多，车厢里站满了人，沉闷又躁动。不
少人绷着脸，情绪的一端似乎绑了个火药包，不
能碰，随时都有点着的危险。

车到一站，一个年轻男子挤了上来。一上
来他就喋喋不休地抱怨：“太热了，太热了，人还
这么多，车上怎能不开空调呢？”

他站在车中门处，正好在售票员的旁边。
售票员是个胖胖的中年女子，我坐过这辆车好
多回了，知道她是心直口快的人。只见她一脸
无奈的表情，拼力压制自己的情绪，最后还是爆
发了。

——“小伙子，你能挤上来就不错啦，这要
在前几年，地铁、共享单车不太普及的时候，挤
公交上班的人那才多呢，路两边都站满了人。
现在刚入夏，就嚷嚷着热了，还没到三伏天呢？
三伏天怎么过？没有空调，工作生活照样得继
续。我家那位是司机，一天坐下来，身上都起了
一层痱子。最难受的还不是这呢，夏天渴啊，喝
点水，就发愁上厕所。车跑一圈，到总站，我们
哗一下跑过去，见到厕所比亲娘都亲昵。”

她的这一串话，快而响亮，不容打断，连珠
炮似的噼里啪啦响在那个年轻男子的耳边，当
然也响在车上每个人的耳边。年轻男子不抱怨
了，脸有点红，讪讪地笑。车上的气氛不同了，
先是从紧张沉闷的躁动变得很静很静，后来听
到“比亲娘都亲”时，不知谁笑了，然后很多人都
跟着笑起来。车里面依旧热，依旧挤，却轻松
了，像一个心事重重的人扔掉了心上的大包袱。

胖胖的售票员本来表情很严肃，见大家笑
了，她也哈哈笑起来。然后，她拿起水杯，喝了
一口，似是有意又好像是无意，为她的那一串演

说作了一句虽无奇却至真至深的总结：知足吧，你不知道你有多幸福！
真的，事实上就是这么简单的事，你不知道你的幸福，你也不会去

审视自己的拥有，所以才会抱怨，才会沉闷，才会活得不快乐。知足常
乐，说俗说套的词语，可是有多少人做到了知足？

那天胡同里遇到一个拄着双拐行走的女子，瘦瘦的她背着一个很
大的双肩包，双拐艰难地抬起，又重重地落下，石板咚咚响，她才费劲
地挪出一小步。那么沉闷燥热的天气，她那般艰难地行走，很是令人
心酸。

当路过一截矮墙时，她忽然停了下来，欣喜地从兜里拿出手机，对
着矮墙根拍照。我这才看清，矮墙根下有一株植物在静静地生长。几
片绿绿的叶子，细细的茎，却有两朵粉紫的小花笑眯眯地开着。

那一刻，我的心软软的，柔柔的，溢满感动。细细打量正在拍照的
她，卡其色的棉长裙，白色短袖，黑黑的发轻轻挽着，又柔和又静美。

她一回头，见我在看她，并不讶异和羞涩，而是大大方方递给了我
一个灿然的笑，黑黑的眼眸又大又明亮。

这让我赫然想起清晨公交车上的事，“你不知道你有多幸福”，与
这个拄着双拐灿然而笑记录下美好的女子相比，我们这些能自由行
走，还愁眉苦脸的人是多么惭愧！

亦舒在《数乐趣》中写道：我不数我缺乏的东西。我专门享受我已
经拥有的东西。没有一个人可以霸占全世界，讨得一切便宜。我没有
打算这样，我只担心我不懂享受现在所有的福气，浪费了它们。

别抓着自己缺乏的东西不放，数数你拥有的，你就知道什么是幸
福了。

数
数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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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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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东风留且去，芳心常得
四时春。”

院里的月季就要开了，今年
满院种了不少月季，有红色达·芬
奇、蓝色风暴、索菲罗莎、摩纳哥
公爵……

清晨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
去和月季问声“早安”。也会给月
季浇浇水，有时也会用手亲抚它
的叶片，更是与月季深情相望，心
与心的交流。月季是懂我的，没
有辜负我，朵朵长势喜人。虽是
一年生，但就要开花了。

人间草木，最抚慰人心。
尤其是在雨天，坐在檐下，看

雨滴拍打在月季的叶面上，月季
轻轻摇动，如芭蕾舞女，摇曳生
姿，顾盼生辉。

外婆最喜欢月季，也是因她，
我爱上了月季。

初见外婆是在上大学，因那
个年代，交通不发达，我们隔山隔
海，母亲的探亲假是四年一次，每
次回去都会带着妹妹。

外婆是大家闺秀，家中独女，
生养了七个儿女。母亲是长女，
也是她的骄傲。七个儿女中唯有
母亲继承了外公，做了一名教师，
而我也有幸成了他们中的一员。
在我眼中外婆是美人，个子很高，
皮肤白皙，“干净”是我对外婆最
深的记忆。虽生活在农村，但外
婆很洁净。江南的烟雨也使使外
婆的性格温柔、贤良。外婆很会
生活，亦很懂生活。

八十年代初，正值改革开放
初期，生活还不是那么丰富。由
于交通的不便利，在农村吃的东
西还是较少。但外婆却很会打理
生活，尤其很会腌制雪菜。用外
婆的雪菜下的面，至今无人能比。

记得有一次回故乡。
那时外公外婆年龄大了，和

二舅住在一起，但外婆有时还是
会自己做饭吃。中午外婆做了我
喜欢吃的西施豆腐、三鲜、梅菜扣
肉……吃得满嘴留香。

下午三四点，外婆独自一人
又在厨房又忙碌起来。我想外婆
在做什么？刚吃完饭也没多久，
走进一看，外婆在煎粽子。这个
粽子是外婆自己包的，一个粽子

足有半公斤重，这也是我见过最
大的粽子。包粽子的糯米是外公
自己种植的，产量低，专门用来包
粽子，做年糕用的。

外婆将粽子切成两指厚，用
小火煎的两面焦黄，盛在花色小
碟，撒上少许白糖，端给我吃，说
是“午茶”。

江南的四月，风轻雨柔。房
屋攀藤着绿植，垂于窗下。我和
外婆倚窗对坐，安静地享受着下
午茶时光。不经意间望向窗外，
楼下一簇月季，开的甚欢，火红的
花瓣端庄，典丽。外婆说是向邻
居索要的，看着红色的花朵，日子
再苦，心是暖的。

随着时代的发展，交通也十
分便利，回去看外婆的次数越来
越多。外婆虽没有文化，但和外
婆在一起，你能感受到她带给你
的温暖、柔和。

每到下午三四点，外婆都会
变着花样给你准备下午茶。她
不 是 在 家 自 己 做 点 什 么 ，就 是
带 着 我 去 村 里 的 市 场 ，点 上 一
份 我 爱 吃 的 雪 菜 炒 年 糕 ，但 会
嘱 咐 厨 师 加 点 白 砂 糖 ，这 样 会
更鲜些。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应
有诗和远方。”这是人们常说的一
句话。外婆不知道，也不清楚有
诗的生活是什么样，她只是知道
把平常的日子，过成自己想要的
样子罢了。

记得台湾一位名作家，在一
本书中记载：她每晚回家第一件
事，就是将家中的蕾丝窗帘放下，
打开所有房间的，泛着橘黄色的
暖灯，并放着轻音乐开始给孩子
们做晚餐。她这么做，是为了让
孩子们一回到家，能感受到家的
温暖。

外婆的下午茶，暖了我一生。

喝 下 午 茶 的 外 婆
○ 一荷一

关于语言与做人的关系，汪曾
祺先生曾有过这样的论述：“有人
说我的语言很怪，拆开来每一句都
是平平常常的话，放在一起，就有
点味道。我想任何人的语言都是
这样，每句话都是警句，那是会叫
人受不了的。语言像树，枝干树
叶，汁液流转，一枝动，百枝摇。就
像做人一样，还是本色的好。”

有一年，东北一所大学聘请汪
曾祺先生担任文化顾问，他愉快地
答应了。在举行的聘请仪式上，也
许考虑到汪先生是大家，一位发言
者特意使用了许多文绉绉的话语，
几句听下来，汪曾祺就有点受不住
了，便边听边将那些文绉绉的话“翻
译”成了平常口语，像一个语文老师
在当场改错。当发言者刚说完这
句：“今天丽日高照，惠风和畅”，汪
曾祺立即高声说：“请改成今天天气
不错”；当发言者说道：“在场莘莘学
子，一代俊彦”，汪曾祺又立即回应：

“请改成在场学生们就挺好”；发言
者又接着说：“汪曾祺先生是人人尊
敬的小说家”，汪曾祺马上接茬道：

“还是改成汪曾祺是个小有名气的
写作者就可以”……几番改错下来，
让与会者像是在听一个很幽默的相
声段子，现场气氛顿时活跃了起
来。那位发言人不仅没有生气，也
跟着乐了起来，并以自嘲的口气感
谢汪曾祺，说：“您老人家已经在做
文化顾问了。”

台湾著名诗人余光中先生的
《乡愁》，曾让无数人泪湿衣襟，他
也因此常受邀来大陆很多地方朗
诵 。 一 次 ，余 光 中 刚 朗 诵 完《乡
愁》，当地一位诗人就给他出了道
难题：“请问余先生，您的《乡愁》中
是否也包括我们这个地方？”那位
诗人话音刚落，就见余光中微微一
笑，很优雅地回答道：“我的故乡，
不是这儿，也不是那儿，而是中华
文化。”他滴水不漏的本色回答，立
即引来听众掌声如潮。

上世纪八十年代，余秋雨先生
在担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期间，曾
组织过上海人文学科著名教授的
一次聚会，《英汉大辞典》主编、复
旦大学外文系的陆谷孙教授也应
邀前来。很多教授看到他后就纷
纷围了上去，其中好几名教授对他
说话时都使用了英语。但陆教授
却 从 头 至 尾 都 没 说 过 一 个 英 语
词。事后余秋雨问及缘由，陆谷孙
说：“这次聚会，本身就是人文学科
领域学者在一起的普通交流，无论
从内容还是到人员，都没有讲英语
的理由，我也当然没有理由在这样
的场合表演英语了，还是本色一点
的好。”

如余秋雨先生所说：真正的功
夫高手不会一边走路一边表演拳
脚。请记住，真正拥有文化的人绝
不会刻意去扮演，而在把人做得本
色——本色给人灵魂以安妥。

本色做人
○ 张达明


